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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火山灰
	程月旻
	Dora Cheng
	第一幕
	[中国。早秋。
	[阴雨绵绵的午后。
	[狭小的一居室里。
	[天花板低矮，墙纸昏黄，窗户的玻璃划痕。这是一间老公房。屋子中央的一张大书桌和两把椅子被旧书挤占。大书桌左边，高窗下面，放着张单人床。观众之中立着一格塑料淋浴间。从它打开的门里，能瞥见一把梯子。
	[金属碰撞产生的清脆声响起。
	[柳从床下钻出来。她二十九岁，小个子，穿着T恤和运动裤，很随意。她拿着工具箱和一截新水管，从观众中穿过，走进淋浴间。她挑出一把扳手，爬上梯子，使劲拧水管接口。
	[还没等到她把水管拧开，淋浴头滴答漏起水，门铃也响起来。柳停下来，盯着淋浴头。门铃再响一次。门铃第三次响起，柳冲着门翻了个白眼。她爬下梯子，走向门口，拿起答话机。
	柳  你好！
	[她从椅子上抓过一件圆领衫，套上。
	柳  不好意思—对讲机—坏了。听-不-见。有事-打-手-机。
	[门铃响个不停。她倚在墙上。
	柳  出租房—没有。保险—不要。找十楼的手相大师——按最底下的键。快-递-员-打-我-手机。
	[她正准备转身离开，门铃不知疲倦地再次响起。她摸摸口袋里的钥匙，叹了口气，打开门，准备下楼。门口赫然站着一个淋湿了头发的男人——龙。龙和刘的年龄一样大。他络腮胡子，长得壮实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成。他形容独特：高级西服套装配一双旧凉鞋。龙一边听电话，一边灵活地和柳擦肩而过。他四处张望，单手脱下西装，随意坐下。柳盯着他，话堵在喉咙口，吐不出来。她关上门。
	龙  （对电话）就这么办，谢了。（对柳）这单间一点儿也没变，就是破门铃不好使了。以前能通气！
	柳  你怎么知道的？
	龙  我怎么知道门铃怎么坏了？
	柳 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
	龙  我就是找个地方躲雨。
	柳  感觉你知道我搬回来了。
	龙   嗨，我当然知道。刚才碰见楼下那老太太。她说水管总漏水，催我修修。
	柳  哎呀，不好意思。
	龙  傻妞。我刚给我朋友打了个招呼。全城最好的家装公司的一副总。他马上派个好工人来。
	[龙冲着没整理的床铺和凌乱的旧书堆点了点头。柳走向淋浴间。
	柳  谢谢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
	龙  有事您说话。
	柳  你能别叫工人吗？
	龙  操！我傻逼了！我该先问你。你修好了？
	柳  没有。我才开始。
	[柳又爬上梯子。她摸着水管，琢磨着。龙眯眼看她。
	龙  我肯定你能修得特好。不过请个专家也没坏处。
	柳  也得有必要啊。
	龙  我负责。钱我负责。
	柳  能再帮我个忙吗？能把桌上的扳手递给我吗？
	[龙敲击着苹果手机屏幕，把扳手递给柳。柳拧开水管连接，拿下一截生锈的水管。
	龙 你知道吗？我跟万分手了。
	柳  我知道了。
	龙  你哪儿看见的……
	柳  我收到邮件了。
	龙  唉，我说，你知道她准备跟飞办事了？
	柳  嗯。你收到请帖了吗？
	龙  请我了。我当然会去。盼着喝他的喜酒哪。我就担心一件事，我表弟和我前女友结婚，我，包多大的红包合适。你说呢？
	柳  我怎么知道？！
	龙  不不不，不用，你不用知道。这可不，我特别为万高兴。她跟我分手分得爽快、漂亮。你知道吗，分了之后我们还玩了一会儿魔兽世界。她跟的男人恰好又是我的表弟。这不就是⋯⋯表哥我喜从天降⋯⋯表哥我心花怒放……表哥我这番心意，都不知道怎么拿钱比划。
	[龙百无聊赖地用手弹着桌面，等着柳的回答。柳正在装新水管。她卡住水管，拧紧螺丝。然后她打开水闸，把龙头调节到最大。她边敲水管边听。水流喷洒。等了一会，她才如释重负地关上了水龙头，走回房间。
	柳  你要喝点什么吗？
	龙  随便！可乐，啤酒，红酒⋯⋯
	[柳从床底下掏出一个装满食物的纸箱，东翻西找。龙皱眉。
	龙  水，果汁，什么都行。
	柳  我有白茶。白茶还是水？
	龙  白毫银针。懂行。
	柳  学生送给我的。
	[柳用电热水壶烧水。
	龙  你辞了报社的工作？
	柳  嗯。
	龙  听说你教书去了。
	柳  嗯，在学校里教书。
	龙  高升嘞！教什么？新闻？
	柳  中文。师范大学中文系。
	龙  棒极了。学校的工作压力可比报社小多了。
	[水烧开了，柳泡茶。
	柳  也不能这么说。两个礼拜前我们系主任刚辞职。他是挺好的领导。现在他走了……我们还不知道原因。
	[她递给龙一杯茶，然后端着自己的，轻轻吹茶面。
	柳  老师们都不专心工作。整个礼拜他们都在讨论下任系主任是谁。然后上个礼拜，我的一个同事，一个讲师，被警察带走了。从那天起，其他老师没完没了地八卦这两件事。
	龙  没什么效率哈？
	柳  完全没有效率！连学生们也旁敲侧击。
	龙  学生嘛。怎么回事？
	柳  谁知道？！
	龙  你跟其他老师没有交流一下？
	柳   礼拜五警察来了一趟，找老师谈话。我告诉他们，行政那块我一窍不通。
	龙  后来哪？
	柳  我知道有几位老师跟案子有关，但我没有，没必要操心。
	龙  你变了。
	[龙举起杯子，和柳碰杯。像两个好久不见的老友，他们饮茶，脸上笑容涌动。
	龙  操，我嘴里破了。来点冰块。（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四处寻找，最后在右后方停住了。）冰箱哪儿去了？
	柳  冰箱坏了。
	龙  我有个朋友，给大卖场供货的……
	柳  龙，谢谢你。我不需要新冰箱。
	龙  嗨，废什么话呢，一个冰箱……
	柳  冰箱坏了以后，我发现它也不是必需品。
	[柳开始打扫卫生。龙尴尬地咧嘴一笑，很快又来劲了。
	龙  瞧我们这历史文化遗产一样的单间！忘不了！隔墙是纸糊的，老鼠在床底下跑，一开水龙头一股铁锈味儿。哎哟，一说我就头晕。地板斜得更厉害了？
	柳  可能吧。
	龙   你说得没错。单个冰箱没用。你用得着什么？家政清洁！整体装修！等着！我找找他的号码，我给我-朋-友打个电话。
	柳  龙，不需要⋯⋯
	龙   是嘛？
	柳  真的，没这个必要……
	龙  是嘛！一针见血！压根没有这个必要住这儿。我在河那边有一套景观公寓。最快的那个搬家公司跟我生意上有来往，完全可以在（在手机上查询）后天之前把你的行李顺顺当当地打包运过去⋯⋯
	柳  龙，我是说，我觉得，这里挺好的。
	龙  （继续敲击手机屏幕）马上，等我把这个信息轻轻这么一发，你什么也不用干，就这么坐着，喝着茶⋯⋯
	柳  等等。
	龙  你刚才说什么？
	柳  请问这里有什么问题？
	龙  没问题！
	柳  那麻烦你……
	龙  （打断柳）没问题！只要你不在这儿住，都没问题！你没瞧见窗户边上绿森森的苔藓？
	柳  真的？
	龙  过来看。
	[龙脱了鞋，跨上床。柳也站上去。他们并肩站在床上，往窗外望。
	柳  哪儿有苔藓？
	龙  看不见？
	柳  看不见。
	龙  （一只脚踏在床头板上）你瞧见摩天大楼顶上蓝色霓虹灯没有？我住那栋。
	[遥远的蓝光在布满灰尘的窗户上投下蓝色斑点。龙盯着光晕看，柳盯着龙看。很快，她跳下床，继续打扫卫生。
	柳  那栋楼是你设计的？
	龙  是我们公司旗下的项目。
	柳  你现在还做设计吗？
	[龙坐下来，伸了个懒腰。
	龙  做，也不做。什么都管，什么也不负责。
	柳  哦。
	龙  我这个年纪，运转大公司，难。有幸认识几位退下来的局级。银行那一块的，土地资源管理那一块的，都有。我请他们做顾问。他们时不时喂我几个项目，资金土地链才能稳住不脱节。这么说吧，我花钱雇人，再替人办事。
	柳  难吧。
	龙  唉，没错，难！正要说呢。跟一群老太爷应酬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他们喝，我喝。他们唠叨，我听。他们打哈哈，我乐。他们喝醉了，我清醒着。因为他们找小姐，我还得买单嘞。
	柳  你不做设计了吗？
	龙   画图也忒无聊了！天天坐在电脑前面。现在我想都不敢想。世界这么大，我和老神仙们打头脑太极还来不及呢。
	柳  好吧。
	龙  没错。就是这么牛逼，就是这么任性。我总跟自己说：那些恶心你的，最终会成就你。
	[龙信誓旦旦，若有其事。
	龙  不过，我也悄悄告诉自己，小子欸，得手之前，千万老老实实装孙子。
	柳  （睁大眼睛，笑了）飞还在做你的副手吗？
	龙  没有。早让他走了。我不需要孙子。公司在我手上转得行云流水。
	[柳轻轻点头，表示理解。龙抓住这点赞许，挪向她身边。
	龙  话说回来，我真的缺个副手。总经理助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
	柳  什么？
	龙  总经理助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
	柳  我当老师挺自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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